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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陕西作家王海固守着他的五陵原，以他的生花妙笔演绎着咸阳五陵原的大悲大喜、

大哀大乐。他的作品充满民族的忧患意识，以深沉的批判锋芒引发读者的关注。他的小说《天

堂》多次再版并改编为话剧《钟声远去》。

近期，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他的小说新作《城市门》。专家们认为《城市门》描写的是从中央

到地方都关注的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态，重新审视并考量了那段历史，是一部直抵人们

道德良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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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地域风情色彩浓厚，诗情画意，叙述清新流
畅，人物形象独特生动，好读且耐读的乡村题材长篇小
说。然而，它的意义却不止于民俗和乡土风情，而是社会
转型期，乡村传统文化和被迫改变了社会角色的农民兄弟
生存的尴尬和所经受的心灵痛苦，是作者对在快速前进的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思考和尖锐质疑。

《城市门》以张大、张虎父子和德胜、大笨父子两个家
族，四个人为小说叙事中心，是别有深意的。首先，两个
家族都自称是秦汉战鼓的嫡系传人，他们多年来的关系是
竞争的关系，并出现过德胜砸对方黑虎神鼓，张大砸德胜
家的历史恩怨。在小说开始展示的一次场面浩大，气势磅
礴的赛鼓中，张旗寨取胜。掌旗寨输在其村长大笨的自
大、保守、自私、目光短浅，张旗寨赢在村长张虎的图新
求变，目光远大和其人格的魅力。在决定两个村子未来命
运的拆迁中，这四个人表面上处于同一战线，为争取村民
利益而努力。但很快分野就出来了，张大因预见到失地农
民命运以忧郁而终，大笨却被拆迁组长收买，做了村民的

“叛徒”。而有着外甥县长背景的德胜却成了“钉子户”，不
过这个“钉子户”争的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而是宪法的
权威、政府的诚信和对这些失去土地的村民所应负的责
任。即使在县委书记上门道歉之后，他仍然不打开捆扎好
的坐牢用品的执著、倔强，说明他深知自己行为的意义和
牺牲的决心。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年月，他却预见到村
子将出现的危险，雇人打了一条通向村外的地道，表现出
一个农村老者居安思危的哲人本色。但因百姓所依赖的一
级政府的失信，社会的急功近利，而造成人道失序，瘟疫
流行，天道示危， 小说从头至尾所表现的忧虑、不安和危
机感凝聚为一则警世的寓言，既有对盲目发展的警告，也
包含了对自强不息及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精神的新希

望、新期待。
从《老坟》《人犯》到《天堂》，王海的长篇小说都有一种沈

从文式的乡土风情画的特质。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是他
记忆镜像中的乡土，展示的是其温馨、自然、美好的一面，而
王海笔下的乡土除了童年、少年记忆的印象之外，还有个人
经历中时世变迁，经济政治运动频繁，对传统乡村秩序、伦理
道德，乃至文化血缘的严重破坏，所以，他的小说常常承担了
文化拯救的善良愿望。帝王陵墓和形成于秦汉征战的锣鼓，
是王海生命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传统和历史的巨大缩影，他的
前几部小说重点写了坟和陵对乡村现代生活的影响，挖掘着
传统的现代价值。而《城市门》则表现了秦汉战鼓及其传人在
城市化、现代化中的命运。在世俗人眼中农民变身为新城市
人的喜剧的终点，却是他思考的起点。新城市人怎样生存？秦
汉战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否会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
旅游文化、娱乐文化的怪味佐料？

在 《城市门》 中，王海不仅发现和塑造着与秦汉战鼓
相关的乡风民俗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将欲望层面的似乎
古老的乡村风情，置于时代特色鲜明的时代大背景下面，
以不同年龄层次人的爱情，传达出变革时代的乡村生活信
息。琴与有妇之夫张虎的爱情，经历了双方都不愿公开承
认的暗恋、压抑，以琴与张虎之妻结为干姊妹而维持了乡
村伦理的体面；琴在父母安排的新婚之夜出逃的分离，更
使她意识到这种爱的难以舍弃和刻骨铭心；村子的拆迁事
故，母亲的死，使她决心以个人牺牲的决心，成全可怜的
小学教师吴运，然而哥哥大笨的干预，终使她的解脱策划
半途而废；在一切的理性努力失败之后，她终于放纵了自
己的情欲，甘愿成为张虎的婚外情人。这里揭示的是欲望
情感的非理性本质，又是人生的两难困境。琴因爱的执著
和纯粹而显示出其心灵世界的美丽，又因其对欲望的压抑

克制而令人同情，同时又将读者置于道义选择的尴尬境
地。这是作者创造的一则爱的神话，是人的情感和生命的
现实，又超越了现实和世俗的观念。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
因为同情琴而丑化张虎发妻清云，她有着病西施式的美
丽，又有着感觉到危险的超常敏锐和以德报怨的精明。她
内心充满恐惧，表面又彬彬有礼始终未对心目中的情敌公
开发难，这使她和琴都成为了受难的女神。人性的深度与
心理的深度，情感的执著与两难，脉脉温情下的背叛与对
抗，这是当代乡村小说中罕见的浪漫风景。难得的是这场
发生在几个可尊敬的人物之间的情感故事，自始至终都恰
如其分地镶嵌于旧的乡村解体、乡村人身份转化的丑陋而
无奈的世俗风景之中，既与它的进展密切相关，又保留着
与世俗生活的距离，让人在领略情感的复杂与精神的美丽
的同时，又感受着它的某些颓废或病态的本质。这是否也
是现代化生活中人性和人的心理情感、行为的变异？

新城市人德胜老汉，在老伴去世后，对丧偶寡居的翠
英的追求，带有为年轻时候情感挫折寻求补偿和旧梦重续
的意义。他的追求方式是那样独特而勇敢，决心是那样坚
定，然而，在遭到晚辈的始料不及的奚落后，翠英却退缩
了，她终究是一个传统、保守的老女人。相比之下，铁锤
与豆腐女点点的爱情，则是那样美好而完美。可见 《城市
门》 对新城市人的生存状况，并不都是悲观的，它包含着
旧生活方式的终结，旧的乡村生活秩序的解体和新生活方
式的开始，失去土地以后，新生活秩序建立的进步因素；
这里有转型之痛苦，又有离开土地后人的心灵和思想的解
放。在封村逃亡的寓言式警示之中，这些温馨浪漫的男女
故事，似乎又表现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不能认为这是为
政府的失责失信开脱，只能说这里或者是现实生活逻辑与
思维情感的矛盾，或者说生活以自己的逻辑给悲观的思
想，暗示了一条乐观的出路。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既然
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性质的血腥的英国的圈地运动，都
没有使失地的农民灭绝，有了定居之所的张旗寨、掌旗寨
等新城市人出于生存的本能，也会自己开拓出一条生活的
新路。王海和我们只是希望有关方面设身处地、尽职尽
责，为减少新城市人的痛苦做些努力。

从“农民”到“市民”的探索
王海作品有一种逼近人心的震撼

陈忠实（中国作协副主席）：王海是一位富于创造性、思维
很活跃的作家。我读过他以前的两部长篇小说，他的几部作
品文化背景都是咸阳这方历史文化蕴积深厚的土地，他敏锐
地感知并书写生活在今天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鲜
活形态。《天堂》曾被改编为话剧，我看过，有一种逼近心灵的
撞击和震撼，进京展演，产生很大反响。近年王海把笔触又专
注到走进城市的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描写他们各个不同的
生活理想追求以及追求的艰难痛苦和迷茫，王海又展现出一
片新的艺术景观。

《城市门》是对人灵魂深处的开掘和审判

贾平凹（陕西作协主席）：王海这几年一直走纯文学的路
子，他的几部作品大都以咸阳地域文化为创作背景，而且都是
关注民主民生的社会问题。新作《城市门》描写失地农民进城
后的生存状况，王海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记录了中国城市化
进程的这一段历史，以尖锐的批判锋茫引发读者对这部书的
关注，这种难得的创作态度是令人敬佩的。《城市门》的突破不
仅是人物形象，而是对人的灵魂深处的开掘和审判，这是几年
来不多见的一部好作品。

《城市门》使读者思考更多的东西

雷 涛（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蒙专程来咸
阳参加小说《城市门》研讨会，这不但是对王海个人创作的关
心和扶持，也是对当下陕西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声援和保
护。王海是我省作家群体里一位优秀人物，是一个实力派作
家，我说他优秀有实力，是因为他不光多产，而且他的作品的
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不断地征服读者。王海的《城市门》再次
证明了他的文学创作潜力和思想艺术表现的深度。

《城市门》是陕西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这是一部批判意识很强的
小说，他的批判很有理牲，也很有文学色彩。就这个文本来
讲，他把城市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写得相当深刻：朱理推
倒德胜的门房，琴母亲被吓死，然后他写了琴不能回来，那种
期待、悲怆的氛围，琴回来后那种带有控诉的痛哭，看到这里，
我的眼睛湿了。张虎、清云和琴的感情，写出了高度的道德气
量，他们恪守一种理性，一种情懆，把秦汉文化滋养的那种理
性写得很深刻。德胜的那条地道很有寓意，很精彩。他为什
么要在城市的院子打地道，因为他对当下的这个社会不放心，
他随时准备出逃，随时准备迎接灾难，这种深层的积聚心态不
是偶然的，今天进城的新农民心里深处也都有这种感觉，这是
王海了不起的艺术感觉。《城市门》是陕西长篇小说的一个重
要收获。

《城市门》就是“为民立命”的心声

常智奇（陕西文学院院长）：王海的《城市门》是一部敢于
正视现实的好小说，以一个作家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站在中国
城市化建设的疾风暴雨中，表现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心灵
的阵痛，情感的失落，精神的迷茫和无助。这是一部在中国农
村历史的转型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悲
悯，为中国当代农民的生存和前途而呼喊的作品。尽管《城市
门》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瑕不掩玉，《城市门》仍不失为一
部有战略、有气魄、有勇气、敢批判的好作品。

我们不能死在现实主义一棵树上

杨乐生（西北大学教授）：王海的艺术胆魄很锐利，写德胜
老汉在城里自家院子挖地道，尽管有人说有点生硬，但这种生
硬才是最出彩的。尽管他有荒诞性，荒谬性，这种描写就指向
我们生存的荒诞性和荒谬性。有人觉得他有违现实主义，我
觉得假如那样你不值得一驳，我们不能死在现实主义一棵树
上，到了艺术创作的今天，我们还老谈什么主义，好的作品一
般不太容易用一个主义来慨括。《白鹿原》有价值，恐怕最重要
的价值之一，就是它不是纯粹的或者观念经典的传统东西，它
有突破，有出格的地方，这叫超越。在这一点上，我不但看重
王海今天的《城市门》，还希望王海在创作上走得更远一些。

王海写出了变革的“乱码现象”

刘炜平（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城市门》里在城
市门口徘徊的是鲁班的子孙，白嘉轩的子孙，陈奂生的子孙

们，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告别了一种生活状态，告别了一种令
他们和我们都不满意的生活状态，但他们并没有走入令他们
和我们满意的另一种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海写出了
变革的“乱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他写《城市门》像《白鹿原》
那样撒开来写，这是值得赞赏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走入城市
的乡村社会群体，他们文化生态的乱码，在《城市门》里得到了
相当甚至血淋淋的解读，这是作家的质疑和叩问，也是我们的
质疑和叩问。

陕西文学界一部有份量的作品
冯希哲（教授、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海的作品非

常真实，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写出了农民被迫走向城市化
的艰难历程和生存的悲哀。在陕军作家集结出征的“西风烈”
中，《城市门》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感谢王海给文坛贡
献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这是近年来陕西文学界一部有分
量的作品。

一部让人精神无限增殖的佳作

杨生博（教授、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真正成功的
文学作品，就是给读者以人生经历的浴火体验，给读者的生命
内涵以心灵的奇遇，给读者以精神的无限增殖。从这个意义上
说，王海的《城市门》是当代小说界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佳作。

德胜这个人物有尊严，砸了张旗寨的黑虎鼓而终生“遗
憾”；德胜这个人物有荣誉，面对搬迁，有失去土地会不会
变成让人“笑话的猴子”的忧患；德胜这个人物敢作敢为，
面对无理的野蛮拆迁，他谴责对方“共产党有你这样的干部

感到羞耻”。尤其是群众去县政府静坐，他怒打外甥刘县
长，抓住领口质问：“你还是共产党员吗？”指责刘县长：

“你若还是我的好外甥，你就脱了这身官服回家去，去做一
个务实的庄稼人。” 这种人物的塑造有血有肉、有情有魂、
活脱脱一个秦汉古地上敢作敢为、受人尊敬、德高望重的现
代农民形象。我之所以说王海这一突破可贵，从现象上看，
这一突破是中国当代小说人物塑造文化深刻性的传统观照；
从本质上看，这一突破很好地解决了通过艺术人物感染力给
力文学作品生命力的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这一突破为解决
文化力传承难题做了有益的探索。

当代文学现代性反思的新高度

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博士）：《城市门》已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王海以其平静的近乎冷酷的叙述，无
情地撕下了传统乡土小说虚伪的乡村牧歌式的浪漫主义外
衣，让我们看到了所谓城市化时代中国乡村的真实图景，让我
们看到了一群在城市化的外衣下遮蔽着的失去了自己的迷惘
灵魂。

从表面上看，张大是被派出所半夜抓人的举动吓死的，德
胜的老伴是被强行开进的推土机吓死的，但这只是表象，更深
层的内涵在于，无论是张大还是德胜的老伴，他们其实是被现
代性的脚步吓死的，他们死在现代性来临之前。通过张大和
德胜老伴的死，表达了传统乡村文化面对现代性的惊恐、不安
以及覆灭，王海通过这一深具象征意味的描写，把当代文学现
代性反思的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萌羽（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博士）：《城市门》在一定意义
上写出了现代性对人性的扭曲、异化和毁灭，写出了被卷入城
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蜕变以及某种自我拯救
的努力。而小说在深层内涵上，表达了对现代性压抑、毁灭人
性的质疑和反思。

在村民们拖着无力的身躯溃败逃生的紧要关头，天鼓传
音从天而降，振聋发聩，它使德胜安然离世，使生者身心为之
震颤，它预示了生的希望和无限生机。秦汉战鼓这一声的意
义在此得到了最大化体现，至此小说对激情的演绎也相得益
彰地达到了高潮。在整个赛鼓仪式过程中，我们除了可以感
受到生命力的震撼之外，仪式中蕴含的一些哲理性思想更应
该引人深思。

王小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博士）：体味作品，我们发现在
这部小说中，虽然王海以历史理性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但
是，在人文关怀的层面，却对现实社会城市化中人文价值的缺
失做出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这样，历史理性观察与人文
关怀期待之间在作品中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种巨大落差形
成的张力，一方面以触目惊心的方式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心灵
震撼，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美学空间，使这部小
说富于审美意蕴。

几年以前，我读过王海的《天
堂》，看的比较仔细，作品引起我很
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就急着问
王海，你下一步写什么？又过了几
年,他给我讲过要写一部反映城市
化的作品。《天堂》也好，《城市门》也
好，他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写得特别
鲜活，让你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正在发生。当然，小说是小说，不可
能绝对是实录。但他让你信服，而
且这里头有一种非常深厚的对这一
片土地、对咸阳、对咸阳老百姓、尤
其对咸阳农民的爱，让你看着就觉
得王海本身就是咸阳土坷垃的一部
分。他也有写城市方面的经验，但
他写起农村来不隔，和农民之间不
隔。咱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
各有其长短，我们有很多作家写过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
而且写得非常优秀，非常好，例如张
炜写了很多类似开发、城市化的作
品，包括农民失去土地的悲哀，他都
写过。但我觉得张炜是知识分子的
写，有知识分子的味，或者有俄罗斯
文学的味，那也非常可爱，也值得我
们学习。但王海写的，好像真是从
农民的炕头带着热气儿就出来了，
我特别爱看，他真能引起我的兴
趣。说句实话，我年岁越来越大，视
力下降，听力今年降了 80 多个点，
别人恭维我说，听力下降有可能长
寿，因为你不爱听的想听也听不见

了。有很多热情的年轻朋友把书拿给我看，我光给他们鞠躬，
我未必有时间看，未必有视力去完成。我跟王海素不相识，完
全是因为读他的书，能读出我的兴趣，读出我的乐儿。我对咸
阳的兴趣完全来自于王海的作品，正如刚才有领导讲，王海写
农民为城市化付出的代价，有的地方写得惨兮兮的。但为什么
他的作品不给人一种特别负面的感觉呢？我认为根源在于他
对民众、对农民的爱和理解，即使在一个极其悲惨的经历中，他
有一种陕西当地农民健康的乐观幽默，幽默这个词是外来话，
我不愿意用，我爱用“宝气”。昨天吃饭时，我说王海是咸阳一
宝，我为什么对咸阳有这么大的兴趣，不读他的书，我对咸阳没
有这么大的兴趣。市委千书记说我们有地下的宝贝，还有地上
的宝贝，王海是我们活着的宝贝。我说，你干脆就说他是个“活
宝”。他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就是这个意思，“活宝”非
常好，人生这么困难，这么寂寞，再没有几个“活宝”，人这一辈
子几十年怎么撑下来，人民需要“活宝”，我看中国共产党也需
要“活宝”。他写的那些经历当中，好的经历，坏的经历，两口子
的经历，偷情的经历，都带着几分“宝气”。这几分“宝气”，觉得
咱咸阳这边，陕西这边，你从一个方面看非常朴素，有的地方还
很幼稚，有的地方还犯点傻，从另一个方面看他却很时尚，陕西
是全国最时尚的地方之一，我早就有这个印象，我在陕西电视
台看街舞、霹雳舞，那个时候别的地方没有，我要看霹雳舞就只
能看陕西电视台，陕西绝对是一个最时尚的地方。我说句话，
希望不得罪他们，陕西最质朴的地方，也是最狡猾的地方，绝对
有一种“狡黠 ”（不一定是恶意）。一个人为自己谋点福利，完
全是合法的，但你要伤害了别人不好，起码少伤害别人。他有
点小狡猾，给自己谋点福利（高建群插话：中国最狡猾的是农
民，农民最狡猾的是陕西农民，陕西农民最狡猾的是几位著名
农民）。这地方毕竟是秦地，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社科院的何西
来，他是陕西人，作家张炜是山东人，他是山东的作协主席，写
了一部4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我
们一起吃饭，在青岛，青岛是齐国，张炜说：齐国人从小吃鱼，脑
子非常好使，所以，秦国灭六国时，老是灭不了齐国。何西来
说：你说来说去，齐国人这么聪明，到底是齐国灭了秦国还是秦
国灭了齐国？引得我们大笑。秦人的精明，他的时尚，他的淳
朴，他的小九九，他的热情，他的那个骚情劲儿，王海写得太活
了。但我还是希望王海创作再有所提高，你部部书都是这一个
味道也不行，你必须突破自己。我希望你扩大自己文学的视野
和见识，深化思考，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几部长篇写的不错就
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再写和以前的几个一样的就不行了，读者
要求你写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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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思和浪漫
□李 星

一个作家若用文学手法关注当下热点
问题，似不如新闻纪实来得可看，若用平实
的语言讲一个或悲或喜的故事，那又是有一
定写作能力的人都能胜任的；倘若在这一切
元素中，能够深埋诸多意象于作品肌体中并
能生动地描绘，那是需要具备较为深刻的思
想和成熟的艺术手段的。

读《城市门》，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农民
好比是一窝安乐窝中的蚂蚁，他们秩序井
然，生活自在，突然有人掀翻了他们的窝，一
时间产生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纷纷奔
逃，四处碰壁，而且能听到哭泣、哀叹、呼
号……让读者由不得低下头来深思。另有
一种幻影在晃动，好像一棵根部很粗的古树
在断裂，这种声音在阅读中始终在响，丝
丝缕缕地牵动着中枢神经，读完了，大树
轰然倒下了，淡淡的尘烟渐渐远去，而树
根下的生灵全都融入城市一统化的楼群
里，四季节令，山野气息不再分明。这让
人心酸，让人的内心震颤不止！

看得出作家是太眷恋这块土地了，整
个作品在秦砖汉瓦的历史影子下推动着，
从而有了文化厚度。作者以忧郁的心灵触
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
神失落与生存困惑。张旗寨和掌旗寨的土
地、村落、庙宇全部被商业征收，转眼之
间毁于一旦，他们虽然拿了一笔征地费住
进新居，可他们的生活从此乱了套。作家以
敏锐的眼光，书写了农民在失去故土后的精
神痛苦，移迁新居后的生存挣扎。

作者深埋了这两大主题于作品中却并
不显干巴，人物和事件的贯穿相得益彰，人
物推动事件，事件塑起了人物。作者显得颇
有手段，无论是人物设计，还是事件的设计
都具有意象化的品质。笔者猜想：“秦汉战

鼓”是这块土地上的精神宇宙，“龙爪宝地”
是他们的生存宇宙。因此，掌旗寨和张旗寨
世世代代都在这“两宝”上争个不休，故事迭
出，情趣横生，争出了精神争出了感情。中国
村寨的传统民情民风在此演绎得浓墨重彩。

作品的主线围绕张旗寨的张大家，掌旗
寨的德胜家来展开，这两个人是两寨著名的
老鼓手，铮铮铁骨，君子风范。但开篇作者
是以掌旗寨鼓手世家德胜的女儿琴的恋爱
作了引子，一个是工人李闯，一个是大学毕
业当教师的吴运，结果是，在两寨“秦汉战
鼓”比赛中，琴看上了张旗寨清云的丈夫，张
大的儿子张虎。三角恋爱构成了情感线，但
这条线很大程度上是对故土、文化、精神、理
想的崇拜，承载这个内涵的载体是张虎。张
虎是张旗寨的村长，秦汉战鼓的传人，无疑
是作者笔下的精神象征，文化的承传者。
人们从琴观赏张虎敲鼓的眼神中觉察到琴
的感情动向。张虎性格沉稳、坚定、勇
敢，争强好胜，维护四邻，他身上有琴父
的特征，这是琴的爱情的真正因缘，也是
潜意识中的精神血缘。他们的爱，只能是
形而上的精神之恋。而这份感情充满了神
秘色彩，其心灵感应近乎异灵，且能催人
泪下。这是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吴运是个有思想的年轻人，在作品中
承担了思想者的角色，维护农民的利益。
商业征地时，他最先站出来告村人，这

场交易就好比是 15世纪英国“羊吃人”的
事件。因此影响了征地活动而被公安局抓
走了，回来后疯了。琴与工人李闯的婚姻
本来顺理成章，结果琴在大婚时逃了。张
虎不能成为丈夫，疯了的吴运是琴的次
选，因为吴运是维护村民利益受挫而疯去
的，然而世俗心态不允许，再次证明琴的
爱情是作者深埋的一种文化与精神崇拜的
意象。琴和张虎约会时，曾要求张虎带她
到咸阳“五陵原”看看，她说了很多迷恋
这块土地的话，更证明了琴的情爱影幻。
这些设计都是不露声色的。

另一组人物是两个鼓手张大和德胜，
他们载负了作家对传统人格的文化想象。
这两个地道的农民，依恋土地的情结被写
到了极致，命运的结局呈现出不同的悲
壮。张大这个旧时“地主”因“龙爪宝
地”从此消失抑郁而死；而德胜为失去土
地充满担忧，于是打着赔偿的旗号成了钉
子户，他头顶宪法阻止拆迁，领着乡亲到
政府静坐，怒打了县长外甥。情绪层层推
进，场面颇为震荡。当他捆着铺盖卷准备
坐牢时，等来了县委书记，说出了农民失
地后的危机，而后自动撤离，为现代化建
设作出了让步……德胜大义凛然，仗义疏
财，为民请命的文化品格得到升华。文学
作品中人物的典型化，能更有力地感染读
者，给读者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进城后德

胜的担忧出现了：村民黑花跟有钱男人走
了；青青被朱理弄大了肚子；张伍当了黑
社会的头子；做买卖的人血本无归；本分
的人受二毛子欺负，村民们处于极度的恐
慌之中。德胜感觉到了极大的不安全，雇
人在后院挖了个不为人所知的地道。作者
在此埋了一个大伏笔，大意象。吴运在空
荡的村街上疯喊：羊吃人……

这是作者最见功力的一笔，也是整个
作品铺设的一个忧患意象，到底是什么病
作者没交待，也许是时代病吧？琴和张虎
是否是希望的意象？他们能否通过德胜的

“地道”逃亡却也是未知。作品艺术地深埋
了思想，又以深刻的思想直抵社会的病
相。作者对失地农民的精神去向与生存困
境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书写
了人性扭曲，道德失范，心灵迷惘。“龙爪
宝地”没有了，“秦汉战鼓”虽然成了非物
质遗产，进入了省城艺术团，可德胜说鼓
是“敲”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庄子
曰：“技进乎艺，艺近乎道”，而现时代却
是：一切“艺”都成了“技”，“道”已被
世人推上了祭坛！大众文化只剩下了残
骸，一切文化又成了商业所利用的品牌彻
底成为商品，文化是世人分食的最后一块
蛋糕，渗透在民间的文化品格，在这个时
代与心灵、感情、精神彻底剥离。身居高
楼心灵却在流浪，这是作品中的感伤曲。
作品的乡村风情也表现得相当充分，显示
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入，尤其是为当地秦汉
历史背景下的乡土文化唱出了一曲挽歌，
显示出作家极大的赎救愿望。且不无直面
社会矛盾的勇气，独具社会批判的高度。
作品很耐读，字面背后的意味不少，我以为
是值得推荐的。

文化裂变的阵痛
□雷 达


